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薛仁貴征東
第三十三回  梅月英法逞蜈蚣術　李藥師仙賜金雞旗

　　詩曰：　　番邦女將實威風，妖法施來果是凶。

　　殺得南朝火頭軍，人人個個面掀紅。

　　那夫人年紀不上三十歲，生得來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。四名絕色丫環扶定，出到帥營，蓋蘇文見梅氏妻子出來，連忙

起身說：「夫人請坐。」

　　梅月英坐下，叫聲：「元帥！妾身聞得你與中原火頭軍打仗，被他傷了鞭，未知他有什麼本事，元帥反受傷敗？」蓋蘇文道：

「阿，夫人！不要說起。這大唐薛蠻子，不要講東遼少有，就是九流列國，天下也難再有第二個的了。本帥保主數載以來，未嘗有

此大敗，今日反傷在火頭軍之手，叫我那裡困得住鳳凰山，擒捉唐王？」月英迷迷含笑道：「元帥不必憂愁。你說火頭軍驍勇，待

妾身明日出去，偏要取他性命，以報元帥一鞭之恨。」蘇文道：「夫人又來了，本帥尚不能取勝，夫人你是一介女流，曉得那裡是

那裡。」夫人說：「元帥，妾於幼時，曾受仙人法術，故取得他性命。」蘇文說：「夫人，本帥受大仙柳葉飛刀，尚被他破掉了，

夫人你有甚異法勝得他來？」夫人說：「元帥，飛刀被他破得掉，妾的仙法他不能破得掉的。」蘇文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夫人明日且

去開兵臨陣。」說話之間，天色已晚。

　　過了一宵，明日清晨，梅月英全身披掛，打扮完備，上了一騎銀鬃馬，手端兩口繡鸞刀，炮聲一起，衝出營來。在營前大喝一

聲：「咦！唐營下的，快報說『今大元帥正夫人在此討戰』，喚這火頭蠻子，早早出營受死。」講到那唐營軍士，連忙報進中營

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番營中走出一員女將，在那裡索戰，要火頭軍會他。」張環說：「既有女將在外討戰，快傳火頭軍薛禮出營對

敵。」軍士得令，傳到前營，仁貴就打扮完備，同八家弟兄一齊上馬出營，抬頭一看，但見那員女將梅月英，怎生模樣：頭上鬧龍

金冠，狐狸倒罩，雉尾雙挑；面如滿月，傅粉妝成。兩道秀眉碧翠，一雙鳳眼澄清；小口櫻桃紅唇，唇內細細銀牙。身旁一領黃金

砌就雁翎鎧，腰繫八幅護體繡白綾。徵裙小小，金蓮踹定在葵花踏凳銀鬃馬上，手端兩口繡鸞刀，勝比昭君重出世，猶如西子再還

魂。

　　那仁貴從馬上前喝聲：「番狗婦！火頭爺看你身欠縛雞之力，擅敢前來討戰，與我祭這戟尖麼。」梅月英道：「你就叫火頭軍

麼？敢把我元帥打了一鞭，因此娘娘來取你性命，以報一鞭之恨。」薛禮呼呼冷笑道：「你邦一路守關將，不能勝將軍一二合之

外，何在為你一介女流賤婢，分明自投羅網，佛也難度的了。」放馬過來，兩邊戰鼓嘯動，月英縱馬上前，把繡鸞刀一起，喝叫：

「薛蠻子！照刀罷。」綽一聲，雙並鸞刀砍來，仁貴舉就急架忙還，刀來戟架，戟去刀迎，正戰在一堆，殺在一起，一連六個衝

鋒，殺得梅月英面上通紅，兩手酸麻，那裡是仁貴對手，只得把刀抬定方天戟，叫聲：「薛蠻子，且慢動，看夫人的法寶。」說

罷，往懷裡一摸，摸出一面小小綠綾旗，望空中一撩，口念真言，把二指點定，這旗在虛空裡立住上面。薛仁貴到不知此旗傷人性

命，卻扣馬在此觀看。講到營前八名火頭軍，見旗立空虛，大家稱奇。猶如看做戲法一般，大家都趕上來看。那曉這面旗在空中一

個翻身，飛下一條蜈蚣，長有二尺，闊有二寸，他把雙翅一展，底下飛出頭二百的小蜈蚣，霎時間變大，化了數千條飛蜈蚣，多望

大唐火頭軍面上直撞過來，扳住面門。嚇得仁貴魂不附體，帶轉絲韁，竟望半邊落荒一跑，自然咬壞的了。

　　那些蜈蚣妖法煉就，其毒利害，八員火頭軍，盡行咬傷面門，青紅疙瘩無數，多負痛跑到營內，頃刻面漲猶如鬼怪一般，頭如

笆鬥，兩眼合縫，多跌下塵埃，嗚呼哀哉，八位英雄，魂歸地府去了。梅月英從幼受仙母法寶，煉就這面蜈蚣八角旗，慣要取人性

命，他見大唐將士一個個墜馬營門而死，暗想薛蠻子奔往荒落，性命也決不能保全，自然身喪荒郊野地去了。所以滿心歡喜，把手

一招，蜈蚣原歸旗內，旗落月英手中，將來藏好，營前打得勝鼓回營。

　　蓋蘇文上前相接，滾鞍下馬說：「夫人今日開兵，不但辛苦，而且功勞非淺，請問夫人，大唐火頭軍咬此重傷，還是暈去還

魂，還是墜騎身亡？」月英道：「元帥，他不受此傷，逃其性命。若遭蜈蚣一口，斷難保其性命了。」蓋蘇文聽言，滿心大悅，

說：「夫人，多多虧你，本帥不懼大唐老少將官，單只怕火頭軍利害。今日他們都被蜈蚣咬死，還有何人得勝本帥？豈不是十大功

勞，都是夫人一個的了！」吩咐擺酒，與夫人賀功。

　　少表番營之事，再講張士貴父子，見八名火頭軍多墮騎身亡，面如土色，渾身冷汗。說：「完了，完了。我想薛禮敗往荒辟所

在，也止不過中毒身死。為今之計，怎生迎敵番人？」大家好不著忙。又講仁貴他敗走到曠野荒山，不上十有餘里，熬痛不起，一

氣到心，跌下雕鞍，一命歸陰。這騎馬動也不動，立在主子面前。忽空中來了一個救星，乃香山老祖門人，名喚李靖。他在山中靜

坐，偶掐指一算，明知白虎星官有難，連忙駕雲到此，空中落下塵埃，身邊取出葫蘆，把柳枝端出仙水，將仁貴面上搽到，方才悠

悠甦醒。說：「那一位恩人在此救我。」李靖道：「我乃是香山老祖門人，名喚李靖。當初曾輔大唐，後來入山修道，因薛將軍有

難，特來相救。」仁貴連忙跪下，口叫：「大仙，小子年幼不知，曾聞人說興唐社稷，皆是大仙之功，今蒙救小人性命，小子感恩

非淺。萬望仙長到營，一發救了八條性命，恩德無窮。」

　　李靖說：「此乃易事，貧道山上有事，不得到營，賜你葫蘆前去，取出仙水，將八人面上搽在傷處，即就醒轉。」仁貴領了葫

蘆，就問：「仙長，那番營梅月英的妖法，可有什麼正法相破麼？」李靖道：「貧道有破敵正法。」忙向懷裡取出一面尖角綠綾旗

說：「薛將軍，他手中用的是蚣角旗，此面鼢犢旗，你拿去，看他撩在空中，你也撩在空中，就可以破他了。即將葫蘆祭起空中，

打死了梅月英。依我之言，速速前去，相救八條性命要緊。」薛仁貴接了鼢犢旗，拜謝李靖，跨上雕鞍。一邊駕雲而去，一邊催馬

回營。張士貴正在著忙，忽見薛禮到營，添了笑容。說：「薛禮，你回來。這八人怎麼樣？」仁貴道：「有救。」就把仙水搽在八

人面上，方才悠悠甦醒，盡皆歡悅，就問道葫蘆來處。仁貴將李靖言語，對眾人說了一遍。張環明知李仙人有仙法，自然如意。就

犒賞火頭軍薛禮等人，同回營中歡酒。

　　過了一宵，明日清晨，依先上馬，端兵出到番營，呼聲大叫：「呔！番營的快報與那梅月英賤婢得知，今有火頭軍薛禮在此討

戰，叫他快些出來受死！」不表薛仁貴大叫，單講那營前小番飛報上帥前說：「啟上元帥，營外有穿白火頭軍討戰，要夫人出去會

他。」蓋蘇文聽見此言，嚇得魂不在身，連忙請出梅月英問道：「夫人，你說大唐火頭軍受了蜈蚣傷，必然要死，為什麼穿白將依

然不死，原在營外討戰？」那夫人梅月英聞言，吃驚道：「元帥，那穿白將莫非是什麼異人出世，故而不死。我蜈蚣旗利害，憑你

什麼妖魔鬼怪，受死傷害，必不保全性命，為甚他能得全性命起來？吩咐帶馬抬刀，待妾身再去迎敵。」這一首牽馬，月英通身披

掛，出了番營，抬頭一看，果然不死，心中大怒說：「唷，薛蠻子，果象異人，不知得仙丹保全性命，今娘娘偏要取你首級。」仁

貴呼呼冷笑說：「賤婢，你的邪法誰人作準，我不挑你前心透後背，也算不得火頭爺驍勇了。」催馬上前，喝聲：「照戟！」

　　插的一戟，望面門挑進來。梅月英急駕忙還，二人殺在一堆。馬打衝鋒，雙交回合，刀來戟架叮噹響，戟去刀迎迸火星。

　　戰到六個衝鋒，梅月英兩膊酸麻，抬住畫戟，取出蜈蚣角旗，望空中一撩，念動真言。薛仁貴見了，也把鼢犢旗撩起空中，他

也不曉得念什麼咒訣，自有李靖在雲端保護。兩面綠綾旗虛空立著，一邊落下飛蜈蚣，一邊落下飛金雞，那飛蜈蚣，變化幾百蜈

蚣、飛過來，那飛金雞，也化幾百，把蜈蚣盡行吃去。嚇得梅月英魂飛魄散，說：「你敢破我法術麼。」連忙掐訣收旗，那裡收得

下？只見蜈蚣角旗與鼢犢旗悠悠高上九霄雲內，一時不見了。仁貴心中大悅，便把葫蘆拋起空中，要打梅月英。誰知李靖在雲端內

把手一招，葫蘆收去，薛仁貴膽放心寬，把方天戟一起，縱馬上前，照定月英咽喉中插一戟刺進來，這梅月英乃是女流，又是法寶

已破，心中焦悶，說聲：「不好，我命死也！」要招架也來不及了，貼正刺中咽喉，被他陰陽手一泛，哄嚨響挑往營門前去了。

　　這蓋蘇文在營前看見，放聲大哭說：「阿呀，我那夫人阿。」把赤銅刀一起，豁刺刺衝上前來說：「薛蠻子，你敢把我夫人傷



害，我與你勢不兩立。我死與夫人雪恨，你死乃為國捐軀。不要走，本帥刀來了！」望仁貴劈頂樑上砍下來，這一刀甘四分本事，

多顯出在上面。仁貴把戟架在一邊，馬打交肩過去，英雄閃背回來，仁貴把方天戟直刺，蓋蘇文急架忙還。

　　二人鬥到十六個回合，薛仁貴量起白虎鞭來，蓋蘇文一見白光，就嚇得魂不附體，說：「阿呀，我命死也。」略略著得一下，

鮮血直噴，帶轉絲韁，望營前大敗而走。薛仁貴大喜，回頭對營前八位兄弟說道：「你們快同張大老爺、小將軍們，扯起營盤，衝

殺番兵，一陣成功了。」那邊一聲答應一聲，八弟兄各將兵刃擺動，催馬衝殺四面番營，張環父子領了大隊人馬，卷帳發炮，衝到

帥營來。這番鳳凰山前大亂，有薛禮隨定蓋蘇文衝到帥營中，把小番們一戟一個，挑得番兵走的走，散的散，死的死，蘇文見火頭

軍緊緊追來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只得兜急絲韁，望內營一走，砍開皮帳，竟走偏將營盤。那知仁貴趕得甚緊，又且番營層層疊疊，人

馬眾多，又不敢傷著自家人馬，一時逃走不出，原衝到鳳凰山腳下，忽前邊撞著一班火頭軍，高聲大喝：「蓋蘇文，你往那裡走！

我們圍住，取他首級。」九人圍住，把蓋蘇文棍棍只望顱頭打，刀刀只向頸邊砍，槍槍緊緊分心刺，斧斧只劈背梁心，殺得蓋蘇文

招架也來不及，被他們逼住，走也走不脫。架得開棍，那邊李慶紅插一刀砍將過來，蘇文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把身軀一閃，肩尖上著

了刀頭，連皮帶肉去了一大片，口中叫得一聲，傷壞那邊。王心鶴喝聲：「照槍罷！」颼這一槍，分心挑將進來。蘇文說聲：「我

命死矣！」閃躲也來不及，腿上又著了一槍：「唷，罷了，罷了。本帥未嘗有此大敗！」他如今滿身傷，拼著命，見一個落空所

在，把二膝一催，豁喇喇衝出圈子，望出腳下拼命這一跑。仁貴就吩咐眾弟兄，四處守定，一則衝踹，二則不許蓋蘇文出營。八人

答應，自去散在四面守住。

　　這蓋蘇文心下暗想：「你看周圍營帳密密，人馬大亂，喊殺連在，哭聲大震，我若望營中去，恐防有阻隔，反被火頭軍拿住，

不如在鳳凰山腳下，團團跑轉，等有落空所在，那時就好回建都了。」蘇文算計停當，只在山前轉到山後，仁貴緊緊追趕，隨了蓋

蘇文團團跑轉，驚動山上貞觀天子，同著元帥、軍師出到營外，望山下一看，只見四面番營大亂，炮聲不絕，鼓嘯如雷。又聽得山

腳下大叫道：「阿唷唷，火頭軍果然驍勇，不必來追！」豁喇喇盤轉前山來了。君臣往下看時，見有蓋蘇文被一穿白將追得滿身淋

汗，喊叫連天，只在山腳下打圈子。朝廷就問徐先生：「底下追趕蓋蘇文那員穿白小將，卻是誰人？」茂功笑道：「陛下，這就是

應夢賢臣薛仁貴。」朝廷聽見說是應夢賢臣，不覺龍心大悅。就對山下大叫道：「小王兄，窮寇莫追，不必趕他，快些上山來見寡

人。」連叫數聲，仁貴在下那裡聽得，只在山腳下緊走緊追，慢走慢追。忽上邊尉遲恭說道：「陛下，如何眼見本帥細心查究，軍

師大人說沒有應夢賢臣，如今這穿白小將是誰？」茂公說：「元帥休要誇能，這是我哄你，你認真起來，那裡有什麼應夢賢臣，你

看原是何宗憲在下追他。」敬德道：「你哄那個？明明是穿白將薛仁貴，陛下若許待本帥下去，拿他上來，還是仁貴還是宗憲？」

朝廷把不能夠要見應夢賢臣，說道：「元帥不差，快快下去拿來。」敬德跨上雕鞍，等蓋蘇文轉過了前山，後面就是薛仁貴跑來。

他就是一馬衝將下去，卻也正在仁貴後，雙手一把扯住薛禮白袍後幅，說：「如今這裡了。」總是尉遲恭莽撞，開口就說：「在這

裡了。」薛仁貴尚信張環之言，一聽後面喊叫在這裡了，扯住衣幅，不知要捉去怎樣，不覺嚇了一跳，把方天戟往衣幅上插，這一

等身軀一掙，二膝一催，豁喇喇一聲響，把尉遲恭翻下塵埃，衣幅扯斷，薛禮拼命的逃走了。蓋蘇文回頭不見了薛仁貴追趕，心中

大悅，跑出營去，傳令鳴金，退歸建都去罷。

　　那大小番兵齊聲答應，見元帥走了，把不得脫離災難，敗往建都去了，我且慢表。

　　單講這尉遲恭，扒起身來，手中拿得一塊白綾衣幅，有半朵映花牡丹在上，連忙上馬，來到山頂。茂公道：「元帥，應夢賢臣

在何處？」敬德道：「軍師休哄陛下好了，應夢賢臣有著落了。」朝廷道：「拿他不住，有何著落？」敬德說：「今雖拿他不住，

有一塊袍幅扯在此了，如今著張環身上，要這個穿無半幅白袍之人，前來對證，況有半朵牡丹映花在上，配得著是應夢賢臣，配不

著是何宗憲，豈不是張環再瞞不過，再獻出薛仁貴來了？」朝廷大悅，說：「元帥智見甚高，今日必見應夢賢臣了。」

　　如今按下山上君臣之言。單講這番兵退去，有一二個時辰，鳳凰山前一卒全無。張士貴方才吩咐按下營盤，大小三軍盡皆紮

營，八位火頭軍先來繳令，回歸前營。等了半日，薛仁貴慢慢進營，身上發抖，面如土色，立在張環案旁，口中一句也說不出了。

張環大吃一驚，說：「如今你又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　　薛禮道：「大老爺救命，元帥屢屢要拿我，方才被他扯去衣幅，如今必有認色，小人性命早晚不能保全的了。」張環聽見，計

就生成，說：「不妨，不妨。要性命，快脫下無襟白袍與何大爺調換，就無認色，可以隱埋了。」正是：

　　奸臣自有瞞天計，李代桃僵去冒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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